
铁琴铜剑楼的藏书
“种十亩苍松何如种德，修万间

广厦莫若修身。”这是一代藏书大家
瞿启甲于 !"#$年正月所书的一副
对联，反映了他的道德人品和修身
境界。

瞿启甲（%&$#'%"#"），江苏常
熟人，字良士，别号铁琴道人。他是
清代著名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传
人。自清代乾隆年间开始，瞿氏家族
就开始收藏古籍善本，历经五代人
的筚路蓝缕、锲而不舍，至清末，这
座位于常熟古里的瞿氏铁琴铜剑
楼，已与山东聊城的杨氏海源阁、浙
江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浙江归安
陆氏的皕宋楼，合称为清代后期中
国四大私人藏书楼。瞿启甲是位学
者型的藏书家，他对家藏之书进行
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刊刻了 ()卷本
的《铁琴铜剑楼书目录》，其中宋刻
%$# 种，金刻 ) 种，元刻 %&) 种，明
刻 *$+种，抄本 )",种，校本 -%种，
其他 $种。而且这些藏本均品相精
良，保存完好，有“南瞿北杨”之称。

瞿氏铁琴铜剑楼拥有如此丰
富、珍稀的藏本，自然处在社会的风
口浪尖，而瞿启甲肩上的保护使命，
更是任重道远而危困难测。光绪 ##

年（%",$）陆氏皕宋楼的一大批藏书
被日人所购。于是，别有用心的岛田
翰在其后所撰写的《皕宋楼藏书源
流考》中，无中生有地造谣瞿氏铁琴
铜剑楼藏书亦要求售。这立即引起
了两江总督端方的关注，为了不使
中华珍本善籍再流入东瀛，他和张
之洞欲征集瞿氏藏书，供京师图书
馆庋藏。后经友人叶昌炽从中斡旋，
瞿氏在进呈了 %#种元明清刊本、#$
种抄平后，才平息了此场风波。其
后，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瞿启甲为

了家藏之安全，“拟租屋沪上，运书
藏储。”于是在 %"*)年冬，冒着风险
将常熟铁琴铜剑楼的藏书转运上海
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弄 %%

号内收藏。
抗战开始后，日军对古城常熟

狂轰滥炸，瞿氏老宅大部分被毁。
%"#&年 %%月 %*日，上海又被日军
占领。此时已 --岁的瞿启甲是心急
如焚，一夜之间须发全白。本来日本
人就一直对铁琴铜剑楼古籍珍本、
抄本、校本等怀有捆载之心，而今这
批家藏犹如虎口边的肉食，危在旦
夕。瞿启甲感到作为铁琴铜剑楼的
传人，就是拼死也要把家藏祖传之
宝保护好，这也是抗日救亡的神圣
职责。后在上海收藏界友人及爱国
志士的帮助下，瞿启甲赶紧秘密地
将爱文义路的藏书再次转移至租界
内的隐蔽之地，才确保了这批国宝
级古籍的安然无恙。随后，瞿启甲不
顾自己年迈体弱，积极投身于抗日
救亡活动，并自书《正气歌》于客堂
中。武汉失守后，他痛哭流涕，终于
忧愤成疾，于 %"#"年 %*月在“孤
岛”内怀着国仇家恨逝世。临终前遗
训：“书若分散，不能守，则归公。”

石湖草堂的碑帖
“石湖草堂”以收藏高古珍稀的

碑帖驰名藏界，称誉海内外。其主人
就是出身于姑苏拓裱刻碑世家的孙
伯渊（%&"-'%"&)）。其父在苏州护
龙街（现人民路）开有“集宝斋”商
号，由于技艺精良、为人友善而在古
城文物界颇有名气。孙伯渊对家传
技艺亦很喜好，在读书之余也奏刀
刻碑、上浆装裱。在他 %#岁时，父
亲病逝，他毅然辍学而担当起家业
的重担。由于其有着大量的实践操
作经验，且平时有志于钻研历代碑
帖的传承考订与鉴定甄别，再加上
他不耻下问、虚心好学，得到了当
时苏州大收藏家、书画名家的指
教，如“过云楼”的顾麟士、“粟庐”
的俞宗海、“阙园”的李根源、“大风
堂”的张善孖及学者谢玉岑等都对
这勤奋好学的后生颇为青睐。经过
十多年的历练，孙伯渊以鉴定收藏
碑帖及金石书画而崛起于名家林立
的文物界，并将自己的书斋起名为
“石湖草堂”。

%"#$年 &月 %#日（史称八一
三），日军进攻上海，整个江浙地区
陷于危巢之中。身在苏州的孙伯渊
深为他所收藏的历代碑帖所担忧，
敌寇无情，炮火肆虐，这些文物可是
民族的遗珍。而此时，上海“孤岛”内
的友人徐森玉、刘海粟也希望他能
到租界内来避难。于是，他冒着危险
来到上海，在友人吴湖帆等的帮助
下，在法租界终于找到了一处较为
安全的房屋。然后再潜回苏州，将家
藏的碑帖等文物伪装成杂货，分批
分期通过水陆两路将几千件藏品运
到上海。其后，他也定居于沪上，与
所藏碑帖朝夕相守。当时与“石湖草
堂”仅一马路之隔的是吴湖帆的“梅
景书屋”与冯超然的“嵩山草堂”，孙
伯渊时常邀请吴湖帆、冯超然及庞
莱臣、张葱玉、王季迁、谢稚柳、刘海
粟、徐邦达等一起切磋交流，共商保
护抢救文物之事。

在“孤岛”期间，有一次孙伯渊
悉知有一藏家要出让宋拓孤本《淳
化阁帖》)*页，他赶去观看，果然是

难得一见的国宝级绝品，全帖蝴蝶
装裱工，六层“澄心堂纸”，泛出珍贵
的银绽纹，布满粉霜，此霜需经千年
而滋生，是为“仙迹”。但索价惊人，
黄金数十两。在这兵荒马乱、朝不保
夕的日子里，出如此巨资购买是要
郑重考虑的。但为了抢救国宝，呵护
遗珍，他决然倾其所有将其收藏。在
孙伯渊的藏品中，还有一件国宝级
的孤品，即是“北宋罗汉会斋牒”。日
本人对此早就垂涎，于是派人先是
威胁逼迫他交出，遭拒后，日本人又
以巨额重金利诱其出让，孙伯渊依
然不为所动。其浩然之民族正气，为
藏界所推崇。

“平复帖”及七箱珍宝
“孤岛”期间，为了保护国宝曾

上演了不少惊心动魄而可歌可泣的
悲壮之剧。如大收藏家张伯驹在抗
战期间，担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
理，将自己大部分收藏精品藏于租
界内的外国银行。%"#&年除夕，张
伯驹不顾时局艰难而以四万元巨款
买下了有“祖帖”之称、“皇帖”之尊
的《平复帖》，自是欣喜不已，并将斋
名亦起为《平复堂》。日本人也早就
窥视着此“天下第一帖”，遂请古董
商出面商谈，愿出 #,万大洋购此
“平复帖”。张则掷地有声地正告：吾
此中华国宝，岂能流出国门！后一奸
商勾结“七十六”汪伪特务，在 %")%

年春绑架了张伯驹，开出的赎金是
*,,根大金条。如此天价，意在逼张
家出卖镇斋之宝《平复帖》。张伯驹
宁死不从，并绝食抗议。后绑匪让张
的太太潘素去和张见一面，当潘见
到自己的丈夫时，已是惨不忍睹。但
张伯驹却对潘素郑重交待：“你怎么
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救不了我，都
不要紧，但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你
必须给我保护好！……你别为了赎
我而卖，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其
铁骨铮铮，令潘素泪如雨下。就这样
张伯驹在被绑八个月后，才在友人
的帮助下，潘素以 *,根金条的赎金
将张伯驹赎出，张氏珍藏的《平复
帖》终于躲过了一次大劫。

又如叶恭绰不仅是书画名家、
社会活动家，亦是大收藏家，藏有西
周著名的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
碑》、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及明唐寅
的《楝亭夜话图》等。上海沦陷后，叶
恭绰赴港避难，临行前，他将七大箱
稀世珍宝秘密寄存于“孤岛”内的英
商美艺公司仓库，毛公鼎亦在其中。
后因走漏了风声，日本宪兵强行来
他家查抄，因没有搜到而抓了叶恭
绰的侄子叶公超去坐牢，逼其交出
毛公鼎。叶恭绰急电上海嘱托：毛公
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出
国土。后经各种社会关系的周旋，方
才营救出他的侄子，国之重器毛公
鼎才未落入敌手。由此可见，“孤岛”
时期的国宝保卫战，正是凸显了中
国收藏家的藏界精神和人格操守，
这无疑是应当载入史册的。

过云楼的书画古籍
“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

甲江南。”此两句民谚显示了过云楼
收藏的历史渊源与藏界之尊。建筑
典雅、景色旖旎的过云楼，就坐落在
千年古城姑苏阊门内的铁瓶巷内，
意取苏东坡名言：“书画于人，不过
是烟云过眼而已。”楼内藏有上千幅
历代名家书画及 &,,余种宋元旧刻
的古籍珍本及碑帖印谱，因而在收
藏界是名闻遐迩。过云楼的第一代
主人系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浙
江宁绍道台的顾文彬，他善书琴棋
画，喜好收藏鉴赏，所收自晋唐宋元
及明清的书画古籍质优品精，从而
奠定了过云楼的基业。其子顾承，亦
精于书画及鉴定，并主持修缮过云
楼。其子之子顾麟士（%&-+'%"#,），
则是一代吴门派书画大家，于收藏
考订功力深厚。过云楼在此期间，曾
是最为兴盛之时。当年的书画名家
吴昌硕、吴湖帆、金心兰、吴清卿、顾
茗波、陆廉夫、吴子琛等时常到过云
楼雅兴联谊，挥毫泼彩、吟诗填词。
日后成为国际鉴定收藏大师的王季
迁，当年亦拜师顾麟士。
过云楼的收藏虽被尊为“江南

第一家”，但与之相随的，亦有窥视
的阴谋与掠夺的凶险。汉学在日本
是一门显学。清末民初，日本专门研
究中国古籍版本的岛田翰就虎视眈
眈地把目光盯住过云楼，他想依靠
日本大老板的雄厚财力收买过云楼
藏本，但却被顾麟士严词拒绝。此后
更为严峻的考验是在抗战期间。此
时，虽然顾麟士已过世，他的儿子顾
则扬却依然秉承遗训，护卫家藏。
%"#$年 &月 %-日，日军空袭的一
颗炸弹落进其院子，所幸藏宝之处
未受影响。为了避免再遭不测，顾则
扬与其妻沈同樾将家藏的历代书画
名作及古籍碑帖等，连夜先雇船紧
急转移至光福山区，暂作隐藏。然后
顾则扬只身赶赴上海姑母顾延处商
量保护家藏之事，遂定于 %"#&年初
秘密运抵上海“孤岛”。谁知运输途
中险象环生，车至常熟城外时，迎面
走来一队日本兵将车拦下，顾则扬
的一位朋友急中生智，将日军引开，
方才躲过一劫。当满载着过云楼珍
宝的文物悄然驰进“孤岛”时，焦急
地等待在那里的姑母是涕泪交加。
从此，顾则扬一家生活在上海，一直
守护着祖传之宝。哪怕是经济上再
拮据，他们都咬紧牙关，始终未卖一
件过云楼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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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时期的上
海，曾发生过一场场国
宝保卫战。在外族入
侵、山河破碎、生灵涂
炭的危难时刻，那些富
有爱国之心、民族之情
的收藏家，为了国家
之遗珍、民族之瑰宝、
先祖之文物不流入敌
寇之手或免于战火摧
毁，竭尽全力，不畏艰
辛，甚至冒着生命危
险将大批国宝珍品运
入租界内的“孤岛”，
从而为这一时期的海
派收藏留下浓墨重彩。

上海自 1843年
开埠后，凭借着金融之
都、商贸之市、工业之
城、人文之地的独特条
件，迅速崛起于全国收
藏界。如在租界内的
“五马路（今广东路）古
玩街”，从清末民初发
展至三十年代中期，大
小古玩商行店铺已达
200多家，其中有些还
是欧美人所开，从而成
为当时中国乃至国际
上最大的古玩交易流
通市场。因此，当大片
国土沦陷之时，上海
“孤岛”自然成了全国、
特别是江浙两地收藏
家首先考虑的藏宝护
宝之处。由此在“孤岛”
聚集了当时中国第一
流的收藏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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